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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琦善是否签订过《穿鼻草约》

以前的教科书称，在鸦片战争期间，道光皇帝派琦善为钦

差大臣到广东与英国谈判。在英军的武力威胁下，琦善私自同

英国人签订了《穿鼻草 万两，开放约》，答应赔偿英国烟价

广州为贸易口岸，把香港岛割让给英国。根据这个不平等条约，

英国占领了香港岛。那么，历史真相究竟如何？

据现在得到的资料，最早对《穿鼻草约》提出异议的是研

究香港史的专家安德葛，他在 年著的《香港史》里明确指

出《穿鼻草约》从来没有签订过：

在广州的谈判，琦善拒绝义律提出的大部分要求。之

后一个时期的谈判，在一八四一年一月初破裂了。义律向

广州行动，占据了大角炮台。三天后休战，恢复了达成一

个协定的谈判，协定即一般人所说的《穿鼻条约》。义律和

琦善两人安排在一八四一年一月二十日于穿鼻会谈，签订

这个协定，但琦善提出了异议。安排在二月十二日的最后

一次会谈，也没有举行。事实上，条约从未签订。

国内较早对《穿鼻草约》系统提出质疑的是胡思庸、郑永

福两先生。 年 月，他们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 穿鼻

草约〉考略》，否定了《穿鼻草约》的存在，引起了史学界的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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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年香港回归前夕，就有更多的学者进行补充论证。

“穿鼻草约”的出台

年 月 日，当中英之间的战争正在进行的过程中，

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兼英国全权大臣义律突然发布了一份“通

知”，声称他与清政府的钦差大臣琦善“达成了初步的协议”，这

个协议的内容包括中国赔偿 万元，割让香港岛给英国烟价

等。 日，英国军舰“硫磺号”首先驶往香港岛进行“勘察”。

日，一支英国舰队抵达香港，大批的海军陆战队在这里登陆，

在岛上升起英国国旗，宣布占领香港。

英军占领后不久的香港情景（油画）

月 日，义律又发布公告称“，经清朝大学士兼钦差大臣

盖印，香港岛已割给英国君主”，“在该岛内和岛上，所有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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陛下的各种权利、特权和特惠，无论是对于或关于土地、港口、

财产或个人利益，都完全留给女王陛下。”也就是说，割让香港

已经从“初步协议”变成了“钦差大臣盖印”的正式条约。

月 日，义律和英国总司令伯麦联名向香港岛的居民宣布，

由于琦善和义律已经达成“明白公开协议”，因此香港岛“现已

成为英国女王领土的一部分；在该岛居住的所有中国人⋯⋯已

是英国女王的臣民，必须对女王及其官员们表示敬意和服从。”

这就是英国宣布占据香港的经过。后来有人把“通知”中

所说的“初步协议”称为“穿鼻协定”，把琦善“盖印”的文据

称为“穿鼻草约 。”或“穿鼻条约”

从以上的经过中可以看出几个明显的破绽：

第 月 日英方单方面宣布的“初步协定”是事一，就算

实，也只不过是停留在口头上，还没有形成文据。连一张文据

都没有，英军单凭口头 月协定就于 日占领香港岛，这是完

全非法的。

月 日义律公告中所第二， 谓的“盖印”之事是否存在

呢？如果盖了印，谈判双方必然会分别呈送本国政府审查批准。

到现在为止，中英两国关于此类交涉的档案保存良好，完整无

缺，而且已经全部解密，可是不仅在中文档案里找不到义律所

说的那个“协议”的踪影，而且我国学者刘存宽到英国国家档

案局查遍了有关档案，也没有发现那个“协议”的文本和此“协

议”存在的任何证据。这就有力地证明，义律所说的“协议”纯

属捏造，目的在于混淆视听，为英国强占香港披上一件“合法”

外衣。

第三，退一步来说，即使是琦善签订了所谓的“穿鼻草约”，

也需要中英双方联合发表公告才算合法，而以上过程自始至终

都只由英国单方面宣布，中国方面从来没有承认。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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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即使有这么个“穿鼻草约”，而且琦善也在上面盖了

他自己的印，那么草约也必须经过道光皇帝的批准才能生效。而

只有在条约生效后，英军才可以“合法”地占领香港。

第五，“穿鼻”是地名“穿鼻洋”的简称，《穿鼻草约》从

字面上理解似指在穿鼻洋签订的草约。而义律所说“初步协议”

和“盖印”了的“文据”似乎都和“穿鼻”二字毫无关系。

是由此可见，英军占领香港，纯粹是赤裸裸的占领，连不

平等条约的依据都没有。所谓的《穿鼻草约》纯粹是子虚乌有

的东西。

琦善与义律的谈判经过

年的 月初，英军在骚扰广东，炮击厦门，占领定海

后，北上到达天津塘沽向清政府示威，并拟定了一份《巴麦尊

子爵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以下简称《致宰相书》）提出赔

偿、开埠以及割让一岛或数岛的无理要求。道光帝见事态扩大，

只好改变抗敌初衷，命琦善与英军进行停战交涉。 日，琦善

派人到英舰取回了《致宰相书》，表示愿意进行和谈。

月 日，琦善到达广州。义律迫不及待地照会琦善，重

提《致宰相书》中的割地赔款等要求。 月 日，琦善复照义

律，答应赔款 万两，但对割让岛屿一条则表示“因通商而

转予之以地，无论于理不顺，亦复与情不协，且从未与他国，独

能与贵国乎”，拒绝了义律的要求。

义律见琦善不同意割地，就耍了一个伎俩，表示只要在广

州之外，另准英商在厦门、定海两地贸易“，当可不再求地”。而

且英军可以主动退出定海，只是“应留英国兵将在外洋红坎山

暂屯，俟各事善定全完，然后撤回本国。”这里说的“红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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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香港，是英国侵略者垂涎已久的岛屿。义律所谓的“暂屯”，

不过是殖民主义者惯用的故伎，先以“暂借”、“暂屯”为遁词，

然后伺机长期占领。

月 日，琦善再次照会义律，重申割地是“天朝从来未

有之事，其势断不能行”“；暂屯”香港一条因《致宰相书》“公

文所无”，也不能接受，但对除广州之外另辟通商口岸则表示同

意，只是把地点由厦 日，门、定海二处变为厦门、福州二处。

琦善向道光帝上了一份名为《英人强索香港拟准在厦门福州通

商》的奏折，请求允许赔偿英国烟价 万，并在英军交还定

海的前提下，“于广州之外，再就福建之厦门、福州两处准令通

商。”

在谈判的过程中，琦善随时将谈判的情况向道光皇帝作汇

报，并表明了自己的看法：

奴才先访得该夷求请地方，其所垂涎者，一系粤省之

大屿山，一系海岛，名为香港，均在老万山以内，距澳门

不远。伏查大屿岛袤延数百里，地居险要，早经建筑炮台，

亦有守备。即香港亦宽至七八十里，环处众山之中，可避

风涛，如或给予，必致屯兵聚粮，建台设炮，久之必觊觎

广东，流弊不可胜言。

看来在割地这一点上，琦善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糊涂，也

不是那种对侵略者一味献媚之人。

从有关档案中可以看出，道光皇帝是同意琦善的意见的，也

就是说，赔款开埠可以商量，但割地断断不可。道光皇帝的这

个原则一直贯穿于谈判第一个阶段的始终，因此琦善始终没有

和义律达成任何有关割地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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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见谈判达不到自己的无理要求，就施行惯用的手段，决

定用武力迫使琦善就范。

月 日年 ，英军攻占了沙角、大角炮台，企图在武

力的威胁下达到自己割占香港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琦善确

实是慌了手脚，他立即照会义律，表示对方原来提出的要求可

以重新商量，他本人愿意就给予英人“外洋寄居一所”向道光

帝“代为恳奏”。虽然说，这时琦善改变了以往的坚决态度，但

他也没有私自答应割让土地给英国，只不过向皇帝“代为恳奏”

罢了。而且他所说的“寄居一所”跟割让一地又有实质的差别，

寄居地英人可以居留，但主权仍在中国，而割地则是连主权也

让给对方。何况，琦善所指的“外洋”，具体指何处，也是含混

其词。

义律接到琦善的照会后，当即复照表示愿以尖沙嘴和香港

代换沙角。琦善没有完全答应义律的要求，希望义律在尖沙嘴

和香港之间选择一处作为“寄寓泊船”之所，以便“即为代奏”。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时香港全岛分成几个部分，北部叫

裙带路，东北部叫红香炉，中部称大潭，东南部称赤柱，西南

部称“香港仔”。琦善所说的“香港”指的是西南部的“香港仔”

一隅。

我们可以理解琦善这时的复杂心情，允许外人“寄居”毕

竟是清代前所未有之事，弄不好会惹来杀身之祸；而如果不答

应英国的要求，他们的枪口正对准自己，随时都有可能扩大战

端。所以琦善就采取这种摸棱两可的态度，并用“代为恳奏”来

“延以时日”。

可见，虽然琦善在谈判过程中没有坚持既定的原则，有失

国家的尊严，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这时没有同义律签订

过任何形式的书面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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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还不等琦善“代为恳奏”是否得到皇帝的批准，义

月 日迫不及待地宣布上面提到的那份公告，并借律 此就于

强占了香港岛。

实际上，琦善“代为恳奏”已经不可能得到道光帝的批准

了，因为此时道光帝的态度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原来举

棋不定变成了态度强硬。这个 月 日收到琦善的《英变化源于

人强索香港拟准在厦门福州通商折》。道光看了该奏折后龙颜大

怒，当即在折上批下“愤恨之外，无可再谕”八个朱字，并连

续发布了七道上谕：谕令琦善对英国人要“大申挞伐”，对英方

提出的赔偿烟价和开放通商口岸等要求也一律予以拒绝，英人

“再或投递字帖，亦不准收受，并不准谴人再向该人理论”（实

际上就是命令他彻底关上谈判的大门），命令赴浙江查办事件的

钦差大臣伊里布“确探情形，倘有夷船驶近口岸，即开放枪炮，

痛加剿洗。其自粤回浙夷船，及留屯定海逆夷，一有可乘之机，

即行相机剿办”；命令湖南四川贵州各省督抚增派兵丁速往广

东，归琦善调遣；命令天津、奉天海口严加防范。这一系列上

谕，充分表明道光皇帝绝不许英国染指香港，随时准备以战争

对付侵略者的决心（季云飞《道光帝在香港问题上态度演变之

探析》）。

道光的谕旨于 日送到广州，但琦善月 竟然不顾道光的

旨意，一面上奏陈述自己的苦衷，一面擅自与义律进行了两次

秘密谈 月判。第一 月次是 日在狮子洋莲花山；第二次是

日在穿鼻洋蛇头湾（注意：这时琦善和义律才在“穿鼻”这

个地方见面，而把 月 日义律宣布的“初步协议”称作早在

日“穿鼻协定”、把 月 所谓“盖印”了的“文据”称作“穿

鼻草约”，同样都是可笑的）。

在第一次秘密会谈中，义律提出“香港之岛及港让与英国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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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把香港全岛割让给英国。琦善对此并没有答应，而是对

义律的提案加以“指驳”。英方的记载也非常明确“：二十七日，

义律大佐和琦善在莲花山塔下会见。⋯⋯但是他们毫未达成具

体协议。”双方约定下次再谈。

第二次会谈，琦善拿出自己拟定的条款，第一条是“：既经

奏请大皇帝恩旨，准令英吉利国之人仍前来广通商，并准就新

安县属之香港地方一处寄居。应即永远遵照，不得再有滋扰，并

不得再赴他省贸易以归信实。”但义律不同意琦善拟的条款，而

是“坚求全岛”，这次会谈仍无结果。

月 日，在谈判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义

律拿出他单独拟订的“条约草案”，名为《善定事宜》让琦善加

盖关防。《善定事宜》的内容有：

（一）英国商人赴广东省会贸易，仍照旧例请领牌照，均

听出入。凡船进口，查无违禁货物，即行放入，毋庸具结。

（二）两国官员文书平行往来。

（三）割让香港予英国。英国不再要求另外割地，也不

再要求往他处贸易。中国商船至香港贸易，一律免税。

（四）如有居住香港之中国民人犯罪，即交附近中国地

方官会同办理。寄居中国的英人犯罪，即交英国领事，与

中国地方官在香港审明，共同办理。如有犯罪逃至香港躲

避，英方立即将其解交中国方面。

（五）英国商船仍得进入黄埔照旧贸易，所输纳的洋行

规银，本年元旦为期，不准再行增加。至贸易章程、进出

口货物税课、 名、英国商人各种规费等事，又中国商人

名会议商定，报广东省政府批准实行。以前中国洋行所欠

年陆续还清。英货款，准于 年后洋行不得垄断贸易，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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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可与内地民人任意贸易。

（六）英国商人如违禁带入鸦片及货物走私漏税，任由

中国政府缉拿，货物入官，人犯或交英国领事，或驱逐回

国，不准再来中华。

（七）此条约先由中英双方谈判代表盖印，再送中、英

政府续盖公印。

除了赔偿烟价这一点外，《善定事宜》包含了谈判所涉及的

绝大部分内容。也许有人认为，这才是所谓的《穿鼻草约》。

那么，后来琦善在这个 善定事宜》上签字盖印了没有呢？

回答也是否定的。

月 日义律向琦善发出了最后通牒，声言“本月之内，倘

终未能以善定事宜条款，盖印了结，诸事全妥，必使再开衅端，

不免仍复相战。”这个“最后通牒”揭穿了义律自己制造的谎言：

月 日）已经宣布琦善已经在草约上盖既然义律在这之前

过印了，为什么现在又要恐吓他盖印呢？

琦善既不敢擅自在草约上签字，又害怕战火再起，于是决

定以生 月病为由进行拖延。 日，琦善再次照会义律“：本大

臣爵阁部堂本欲备文商酌，因日来抱恙甚重，心神恍惚，一俟

痊可，即行办理。” 日，琦善又派鲍鹏带去两份非正式文件，

第一件的内容是要求修改《善定事宜》；第二件的内容是，如果

义律态度“恭顺”，可以考虑割让香港，但须奏明皇帝才行（。这

也是琦善的托词，因为他明知道皇帝是不会批准的）他还嘱咐

鲍鹏，如果义律不同意第一份文件，就不要把第二份拿出来。不

料义律看了第一份文件后，竟暴跳如雷，当面撕破退给鲍鹏。鲍

见势不妙，未敢将第二份文件递交。

义律见琦善不肯签字，又获悉清政府正在调兵谴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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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攻陷了虎门炮台（关先发制人，于 天培就是在这次战斗中

牺牲的）。

虎门炮台陷落后，琦善和义律的谈判也就中断了。此后不

月 日，道光皇久，中英双方都发生了人事变化： 帝收到了

广东巡抚怡良的奏报，得知英国已经占据了香港，并称是琦善

“说定让给”的，当即谕令将琦善“革职锁拿来京，严行讯问”。

日，琦善被逮月 京治罪。而英国方面则认为义律从中国勒

索太少，而且违反了政府的指示撤出舟山岛，下令将他解职，另

派璞鼎查为驻华全权大臣兼英军总司令来华，准备扩大对中国

的战争。

琦善和义律的谈判以没有达成任何书面协议而不了了之。

综观琦善与义律的谈判过程，琦善虽有私允英国“寄居香

港一隅”的一面，但他毕竟不敢彻底违背道光皇帝的指示，自

始至终没有同义律签订任何形式的条约。所谓的《穿鼻草约》或

者《穿鼻条约》完全是不存在的。

两个人证

最后，为了进一步证明琦善并没有在什么条约上签字，史

学家还找出了两个有力的人证。一个是揭发过琦善的广东巡抚

怡良，一个是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

怡良在奏报中说

现据署大鹏协副将赖恩爵禀称，该夷前求香港与之寄

居，意不重在香港（一隅），而重在裙带路与红香炉，名则

借求香港，实则欲占全岛。⋯⋯至前署督臣琦善是否给与

抑止给一隅，并无明文。⋯⋯又查琦善任内所出示文，有



第 11 页

该夷既准贸易，复求寄居，既准寄居，复求全岛之语。⋯⋯

窃意琦善原只许以一隅，俾得寄居，而夷情无厌，遂借此

要求全岛，似系实在情形。

琦善之所以被革职锁拿，是由于怡良揭发其罪行所致，想

必不会为琦善隐恶，怡良的说法当属可信（胡思庸、郑永福 穿

鼻草约〉考略 。

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也对义律声称琦善已经签字的

事表示怀疑。他在 月 日致函义律说：

（您）宣布香港岛已永久并入英国领土，我必须向您指

除非通过一项正式条约，经同意割让领土的那位君主批准，

不能将一国君主所领有的任何部分领土割让和转让与另一

国君主；任何臣民均无权让渡其本国君主的任何部分领土。

因此琦善订立的关于将香港割让给英国的那项协议，即使

已载入一项正式条约，在获得中国皇帝批准以前，是没有

价值的，或者说是无效的，所以，您的通知（ 日指 月

的通告）完全是为时过早，因为您与琦善之间似乎没有签

订关于割让香港岛的任何正式条约；而且，无论如何有一

点可以肯定，即当您发布该通知时，即使琦善签订了此约，

它也没有获得皇帝的批准。

巴麦尊是英国的外交大臣，如果义律和琦善签订了什么条

约，必然要经过英国外交部的批准，巴麦尊不可能不知道有这

个条约。连巴麦尊都否认“割让香港岛的任何正式条约”的存

在，《穿鼻草约》之未签订可以说是铁证如山。

事实证明，历史上不但没有签订《穿鼻草约》的事，甚至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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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所谓《穿鼻草约》或《穿鼻条约》的名称也是后人的杜撰，当

时并无此类名称。《穿鼻条约》之名，最早见于 年厄特里

年的香港历史》一书中著《欧洲人在中国：从开始到 （。萧

致治《鸦片战争与香港割让 后来的中外历史著作多沿用了这

个称呼，如英国的《剑桥中国史》、美国的大百科全书、萧一山

的《清代通史》、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 和胡绳 从鸦片战争

到五四运动》等等。其中，蒋廷黻的论点特别值得一提。

蒋廷黻的著作《中国近代史》中专门附录了一篇《琦善与

鸦片战争》的文章，在肯定《穿鼻草约》存在的同时，还赞扬

了琦善签订草约是中国在外交上的一大胜利。现将这一颇为新

奇的观点录入如下，读者不妨借此做一次饶有兴味的历史假设

二十七 月日（公历 日）（，琦善）遂与义律定了《穿

鼻草约 中国割让香港与英国，但中国得在香港设关

收税，如在黄浦一样 ）赔款六百万元，五年还清（。

中、英官吏平等。 广州于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旬复市。

在英国方面，即时退还定海。此约是琦善外交的结晶。最

重要的就是割让香港，在定约的时候，琦善已经接到了不

许割地不许赔款的谕旨。照法律他当然有违旨的罪。但从

政治看来，琦善的草约是当时时势所许可的最优条件，最

少的损失。我们倘与《南京条约》相较，就能断定《穿鼻

草约》是琦善外交的大胜利。《南京条约》完全割香港，《穿

鼻草约》尚保留中国在香港收税的权利。《南京条约》开五

口通商，《穿 商。《南京条约》赔鼻草约》仍是广东一口通

款二千一百万元，《穿鼻草约》赔款只六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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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太平天国的神秘女人

在太平天国野史上，有两位女主角，一是洪宣娇，另一位

是傅善祥。洪宣娇是位性格刚强、叱咤风云的女英雄，傅善祥

则是温柔多才的女状元，据说，因为这两位性格迥异的女子争

风吃醋，导致了“天京事变”惨剧的发生；但在太平天国的正

史上，洪宣娇只在金田起义前风云一时，起义之后却销声匿迹

了，现存的太平天国文献里连洪宣娇的影子都不易找到。于是，

洪宣娇成了太平天国史上最神秘和最有争议的女性。

女中豪杰洪宣娇

洪宣娇者，军中称萧王娘、天王妹，西王萧朝贵妃也。

年不满三十，艳绝一世，骁勇异常，从女兵数百名，善战，

所向有功。萧王妃及女兵皆广西产，深奉秀全教，每战先

拜上帝。淡妆出阵，挥双刀，锋凛凛落皓血。乘绛马，鞍

。长身白皙，衣裙间腰笼氍覦 青皓色。临风扬素腕，指挥

女军，衫佩声影杂沓，望之以为天人。女兵皆锦旗银盾。战

酣，萧王娘解衣纵马，出入满清军。内服裹杏黄绸，刀术

妙速，衣色隐幻，一军骇目。

这是出自《祖国妇女伟人传》的一段神乎其神的描写。在该书

里，洪宣娇几同于武打小说里飞来飞去的女侠。在历史小说《洪

秀全演义》里，洪宣娇是这样出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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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全有个胞妹，唤做洪宣娇。这宣娇虽是女流，很有

丈夫志气。常说道：“国家多事，我们做女子的怎好光在粉

黛丛中讨生活，总要图个名声，流传后世，方不负人生大

志。”自幼不缠足，不事女红，练得一副好枪棒。饶有胆略，

活是一个女英雄。

在太平军进军的途中，萧朝贵率先锋部队打头阵，洪宣娇

则“骑马率大脚妇，服五彩衣，出队为掩护”。洪宣娇能使用火

器，弹无虚发，清军遇到她的女军，总是被其气势所压倒。在

进攻长沙的战役中，萧朝贵不幸牺牲，萧军群龙无首，眼看就

要溃散。这时洪宣娇挺身而出，披戴着孝服替代萧朝贵指挥全

军，萧军大为振奋，坚持战斗，直到主力部队到来，洪宣娇才

把萧军付与杨秀清指挥，退出战场（王文濡《太平天国野史 。

在太平军进攻镇江的战役中，洪宣娇射杀守城都司李守义，

立了头功：

萧王妃看得亲切，又见本军攻城，甚为得手，遂唤左

右道：“你看我击城上带顶子指挥军士的人！”左右还未深

信。果然枪声响处，城上一将应声而倒，乃都司李守义也。

清军大呼道：“彼军有此能将，吾安能抵敌耶！”都一声溃

散。萧王妃就军中夺了司令旗，从马上跃起，早登在城垣

之上，城上清兵⋯⋯见萧王妃登城，那有不惊。萧王妃即

势手刃数人。并大呼道“：我已登城矣，三军速进。”洪军

只是一声得令，都撑附登城。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把起义队伍和一般民众分成“男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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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营”，除了洪秀全、杨秀清等少数的首领外，其他官兵是不

准近女色的，甚至连夫妻、母子都不能相见，否则就处以死刑。

据说，主管女营的是洪宣娇，她一向严格执行太平天国男女分

营的制度，“有犯奸及逃逸者，必置之于法”，因此受到太平天

国的“女状元”傅善祥的反对。傅善祥听到女馆中有获罪的，就

请求杨秀清加以庇护，还劝说杨秀清假天父传言令洪秀全废除

这个制度。洪宣娇知道后，对傅善祥大为不满，曾经召来傅善

祥当面污辱了一顿。从

此这两位太平天国的女

官彼此视如寇仇。

江南大营被击溃

后，杨秀清功高震主，

“逼封万岁”。洪宣娇试

图说服哥哥除掉杨秀

清，但洪秀全不忍下

手，说“：朕与汝皆与彼

有素，且曾与共患难，

安忍出之？”洪宣娇挑

拨说：“如果天王一人不

忍心，那么天国内人

人都要忍受杨秀清的

跋扈： ” 洪 秀 全 听 后

“瞿然”动容，立即密

召韦昌辉回，诛杀杨秀

太平天国两位女官的素描形 清，夷其亲属，烧毁东

象，把她们想象成洪宣娇和 王府，傅善祥也被烧死

傅善祥倒是件有趣的事 在东王府里。洪宣娇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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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跑到已化为灰烬的东王府，从余烬里捡出模糊几不能辨认的

傅善祥尸体，骂道：“妖婢，你也有今天！”（王文濡《太平天

国野史

也有说洪宣娇与傅善祥同为杨秀清手下的女官，二人争着

向杨秀清邀宠，成了情敌，相互间都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洪宣

娇帮助洪秀全策划杀死杨秀清，是冲着傅善祥来的（谢介鹤《金

陵癸甲纪事略》、沈懋良《江南春梦庵笔记 。

然而，以上都是野史、笔记小说对洪宣娇的记载。而在世

传的太平天国文献里，有关这位女英雄的记载却少乎其少，而

且自金田起义后，连她的影子都没有，甚至连“洪宣娇”的名

字都是扑朔迷离的。

王宣娇 杨宣娇 洪宣娇

关于洪宣娇其人，其生平事迹的稀少，连她的名字和家世

都显得神秘兮兮。她的本名起码有 种不同的说法：洪宣娇、杨

宣娇和王（黄）宣娇。

洪宣娇是洪秀全妹妹的说法来源于《李秀成自述》。该《自

“西王萧朝贵是宣述》明确记载： 武县卢陆筒人，在家种田为业，

天王妹嫁其为妻”。和《李秀成自述》的说法相似的有《太平天

太平天国起义记》等。《太平天国野史》载，国野史》和 洪宣

娇是洪秀全的同父异母的妹妹，“生六岁而孤，母转嫁去，依兄

以居，天王好结交，不问家人产业，后复远游，转托其妹于族

兄仁发，仁发视之如已妹。”《太平天国起义记》载“，秀全之父

镜杨生三子二女，（秀全）为前妻⋯⋯所出。继室李氏今仍生存，

无所出。秀全行四，其下只有一妹（这个妹妹是否就是洪宣娇

并没有交待）。”后来陈旭麓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词典》采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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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说法，并给“洪宣娇”下了这样的定义：

洪宣娇，广东花县人。太平天国洪秀 年全幼妹，

月，洪秀全从广西派人至家乡搬取眷属，她遂同赴广西团

营。《天父诗》载，在桂平县平在山时（，天父）曾“教导

先娇姑”，以她“因何无仅逞高张”“，不遵天令乱言题”，必

须任从洪秀全、杨秀清（天父代言人）、萧朝贵（天兄代言

人）杖责“。先娇”或即“宣娇，，。旋嫁与萧朝贵为妻。

年萧在湖南长沙牺牲后，抚养遗孤。次 月，抵天京，随年

后安居西王府，以“王姑”及“西王娘”身份，常进天王

府团叙，其出入必响鼓十五点为礼。其他生活事迹大都无

可考。何年去世，未详。一说即杨云娇，本为萧朝贵妻，后

洪秀全认为义妹。《盾鼻随闻录》等书又说能“骑马临阵”。

此后传说甚多，成为太平天国的女英雄，文艺创作多以此

为题材。

但是，有许多历史学家对洪宣娇是洪秀全妹妹的说法表示

怀疑。就拿《李秀成自述》来说吧，李秀成虽然是太平天国主

要领导人之一，但是他既不是洪秀全的同乡，金田起义前他又

没有参加“拜上帝会”的活动（他是太平军经过他的家乡 广

西藤县新旺村时才 加入太平军的），对洪秀全的家庭情况和“拜

上帝会”早期的情况并不了解。他可能是见了《太平礼制》和

《天王诏旨》上都称萧朝贵为“贵妹夫”，就以为洪秀全的妹妹

嫁给了萧朝贵。实际上，洪秀全与洪宣娇的兄妹关系并不是人

世间的那种兄妹关系，而是一种神天家庭的关系。在以上帝为

家长的这个“家庭”里，上帝是“天父”，耶酥是“天兄 ，洪

秀全是“二哥”，冯云山是“三弟”，杨秀清是“四弟”，韦昌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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